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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朋
友
在
油
麻
地
上
海
街
經
營
涼
茶
店
，
年
前

以
五
、
六
百
萬
元
買
下
鄰
舖
。
二
、
三
年
間
舖

位
竟
升
值
至
一
千
五
百
萬
元
，
升
值
所
賺
的
，

比
他
賣
十
年
涼
茶
收
益
好
多
倍
。

﹁
買
舖
致
富﹂
，
似
乎
是
一
個
神
話
了
。
這

種
神
話
故
事
，
已
由
市
區
向
新
界
擴
散
，
上
水
、
沙

田
、
屯
門
、
荃
灣
、
元
朗
的
舖
位
不
斷
升
值
。
貴
舖

的
出
現
，
離
不
開
零
售
業
的
支
撐
；
零
售
業
的
興

旺
，
又
密
切
關
聯
遊
客
；
而
香
港
遊
客
增
長
最
多

的
，
又
是
內
地
客
。

據
統
計
，
去
年
來
港
短
暫
停
留
的
內
地
旅
客
，
按

年
升
幅
達
兩
成
，
該
類
旅
客
為
了
不
在
香
港
過
夜
，

選
擇
到
鄰
近
內
地
的
新
界
區
消
費
，
有
長
遠
眼
光
的

商
戶
，
早
已
向
新
界
區
滲
透
。
荃
灣
鐵
路
線
相
當
方

便
，
深
圳
客
來
到
荃
灣
不
需
一
小
時
，
即
日
來
回
十

分
方
便
；
反
之
，
我
們
由
香
港
南
區
坐
巴
士
到
太

子
，
差
不
多
也
要
一
小
時
。

最
近
有
地
產
資
料
披
露
，
荃
灣
眾
安
街
錄
得
金
舖
半
年
搶
四

舖
的
紀
錄
，
目
前
該
街
道
的
珠
寶
金
行
約
佔
八
分
之
一
。
荃
灣

金
舖
的
生
意
真
的
這
麼
好
？
最
近
倒
有
點
明
白
了
。

朋
友
中
一
對
年
輕
人
辦
喜
事
，
往
銅
鑼
灣
金
舖
買
婚
戒
，
店

員
見
面
額
不
大
，
態
度
頗
為
冷
淡
，
與
招
呼
自
由
行
顧
客
兩
副

面
孔
。
年
輕
人
一
氣
之
下
，
轉
往
民
生
區
荃
灣
的
金
舖
連
鎖
店

選
購
，
客
以
稀
為
貴
，
卻
得
到
熱
情
款
待
。
一
對
準
新
人
說
，

商
業
區
店
舖
的
貨
色
，
可
能
款
式
選
擇
較
多
，
但
民
生
區
的
連

鎖
店
，
品
質
也
是
有
保
證
的
。

去
年
到
荃
灣
行
走
較
多
，
新
型
商
場
林
立
不
在
話
下
，
上
述

的
眾
安
街
，
文
具
店
、
五
金
店
、
西
餅
店
、
茶
餐
廳
、
雜
貨
家

品
店
仍
較
多
，
川
龍
街
街
市
食
品
價
格
便
宜
，
老
香
港
在
荃
灣

眾
安
街
走
一
天
，
既
有
親
切
感
，
又
多
有
收
穫
。
然
而
今
天
走

在
眾
安
街
，
除
了
珠
寶
金
行
越
開
越
多
，
面
向
自
由
行
消
費
的

影
音
店
、
找
換
店
、
化
妝
品
店
、
藥
房
等
…
…
竟
也
佔
了
該
街

道
的
四
分
一
。

小
店
被
淘
汰
，
已
不
是
商
業
區
的
現
象
，
這
種
香
港
消
費
模

式
一
體
化
，
已
經
在
其
他
民
生
區
鋪
開
了
。

搶 舖

相
傳
天
方
國
，
古
印
度
有
神
鳥
名﹁
菲
尼
克

司﹂
，
滿
五
百
歲
後
，
集
香
木
自
焚
，
而
後
從
死
灰

中
復
生
，
美
麗
異
常
，
不
再
死
。
此
鳥
被
稱
為
百
鳥

之
王
，
中
國
人
叫
它
鳳
凰
。

華
南
連
天
大
雨
，
香
港
五
天
雨
沒
停
，
就
這
一
天

沒
落
雨
，
得
以
乘
坐
已
經
取
消
過
一
次
的
飛
機
由
廣
州
到

達
湖
南
銅
仁
，
再
坐
五
十
分
鐘
汽
車
來
到
聞
名
已
久
的
湘

西
鳳
凰
。
當
晚
住
在
黃
叔
叔
永
玉
的
玉
氏
山
房
。
玉
氏
山

房
在
半
山
腰
上
，
山
名
喜
鵲
坡
，
是
湘
西
人
當
年
放
馬
的

地
方
，
小
孩
子
不
准
上
去
，
那
裡
是
青
年
男
女
幽
會
談
情

的
地
方
。
玉
氏
山
房
居
高
臨
下
，
可
見
整
個
鳳
凰
城
。
已

是
夜
裡
十
一
點
，
山
下
燈
火
輝
煌
，
沿
着
沱
江
，
建
滿
新

式
水
泥
吊
腳
樓
，
每
座
樓
都
閃
爍
着
耀
眼
的
光
，
時
尚
的

﹁
迪
斯
可﹂﹁
搖
滾
樂﹂
放
到
最
大
音
量
，
大
到
山
上
都

能
聽
得
見
。
從
小
就
讀
︽
南
行
記
︾
，
沈
從
文
先
生
對
他

的
家
鄉
鳳
凰
是
這
樣
描
述
的
。﹁
若
從
一
百
年
前
某
種
較

舊
一
點
的
地
圖
上
尋
找
，
當
可
有
黔
北
、
川
東
，
湘
西
一

處
極
偏
僻
的
角
隅
上
，
發
現
一
個
名
為﹃
鎮
竿﹄
的
小

點
，
那
裡
同
別
的
小
點
一
樣
，
事
實
上
應
當
有
一
個
城
市
，
在
那
城

市
裡
，
安
頓
下
三
五
千
人
口
，
就
是
鳳
凰
古
城
。﹂
玉
氏
山
房
裡
掛

着
一
幅
六
十
多
年
前
的
鳳
凰
城
照
片
，
緩
流
的
沱
江
，
沿
江
是
黑
色

木
結
構
的
吊
角
樓
，
也
有
茅
草
房
，
沱
江
的
迴
灣
處
有
一
座
飛
簷
翹

首
的
小
樓
，
名
為
奪
翠
樓
，
靜
靜
地
望
着
江
水
東
去
。

第
二
天
，
依
舊
落
雨
，
吃
過
早
餐
就
忙
着
下
山
去
看
鳳
凰
城
。
黃

叔
叔
囑
咐﹁
小
心
錢
包﹂
。
從
一
條
鋪
滿
石
板
窄
得
只
能
過
一
個
人

的
小
路
上
一
路
下
山
，
十
多
分
鐘
就
來
到
古
城
。
當
年
的
窄
街
已
經

拓
寬
到
可
以
走
汽
車
，
兩
旁
是
花
花
綠
綠
的
店
舖
，
賣
的
貨
品
和
山

西
、
山
東
、
湖
北
、
河
南
區
別
不
大
，
與
別
不
同
的
是
多
了
些
銀

舖
，
賣
土
家
族
姑
娘
戴
的
大
耳
環
、
粗
項
圈
和
那
種
插
滿
頭
高
約
半

尺
的
銀
飾
，
但
已
被
告
知
不
能
進
去
，
銀
質
多
半
不
真
。
飯
館
旅
店

最
多
，
名
號
都
是﹁
胖
子﹂
、﹁
花
姐
﹂
、﹁
美
鳳﹂
之
類
，
菜
式

招
牌
幾
乎
一
樣
，
血
粑
鴨
、
土
雞
窩
、
米
豆
腐
、
酸
湯
魚
。
只
有
一

大
特
點
與
別
處
旅
遊
地
不
同
，
通
街
都
是﹁
土
匪﹂
。
土
匪
帽
、
土

匪
粑
粑
、
土
匪
雞
、
土
匪
豬
肝
，
大
街
上
還
站
着
幾
個﹁
土
匪﹂
，

身
穿
假
獸
皮
背
心
，
倒
提
着
道
具
槍
，
抽
着
煙
聊
着
天
到
處
遊
蕩
。

再
多
的
是
穿
制
服
的
人
，
他
們
的
工
作
不
是
詢
問
、
導
遊
，
而
是
查

票
。
大
約
是
去
年
，
進
鳳
凰
城
要
收
票
，
承
惠
一
百
四
十
八
大
元
。

制
服
人
守
住
劃
出
的
古
城
範
圍
，
沒
票
不
許
進
。
還
有
一
道
手
續
叫

換
票
，
我
一
直
沒
弄
明
白
什
麼
意
思
。
所
有
遊
人
必
須
到
古
城
的
北

城
門
，
交
出
身
份
證
，
等
電
腦
把
你
資
料
輸
進
去
，
這
裡
的
電
腦
沒

有
人
腦
快
，
得
等
十
五
分
鐘
，
可
能
是
怕
有
人
造
假
票
吧
。
心
思
人

力
都
用
到
這
上
面
去
了
。

再
看
旅
遊
小
冊
，﹁
鳳
凰
作
為
一
座
國
家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建
於

康
熙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年
︶
，
被
授
予
國
家
歷
史
名
城
稱
號
，

是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國
家4A

級
景
區
，
曾
被
新
西
蘭
著
名
作
家

路
易
．
艾
黎
稱
讚
為
中
國
最
美
麗
的
小
城
…
…﹂
以
上
是
原
文
，
這

宣
傳
詞
不
知
是﹁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哪
位
文
化
人
寫
的
，
措
詞
都
不

講
究
，
新
西
蘭
的
路
易
．
艾
黎
不
是
作
家
，
他
的
主
要
成
就
不
是
寫

作
，
而
是
在
中
國
成
立
國
際
性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學
習
小
組
，
他
的
住

所
曾
成
為
共
產
黨
地
下
工
作
者
碰
頭
地
點
避
難
所
等
等
。
鳳
凰
的
熊

希
齡
、
沈
從
文
、
陳
渠
珍
、
黃
永
玉
，
名
人
文
化
人
數
不
勝
數
，
難

道
只
有
外
國
人
的
稱
讚
才
上
得
枱
面
？

風雨到鳳凰

﹁
齊
整﹂
是
一
款
比
較
古
老
、
不
合
時
宜
的
讚

美
。祖

母
那
輩
常
用
，
母
親
那
代
管
用
，
我
們
這
一

代
漸
稀
；
齊
整
，
是
今
人
不
𢤦
欣
賞
的
美
態
。

這
女
孩
真
的
很
齊
整
，
守
着
千
年
瑤
寨
石
頭
拼

青
磚
老
屋
，
木
門
後
火
塘
邊
，
以
木
櫈
作
書
桌
做
功

課
，
寫
的
字
粒
粒
似
珍
珠
，
很
齊
整
。
穿
着
傳
統
粗
布

碇
藍
色
衣
裳
，
腰
間
米
白
色
腰
帶
，
跟
現
代
劃
清
界

線
，
乾
淨
頭
髮
束
到
腦
後
，
黑
白
分
明
清
水
一
般
純
的

眼
神
，
與
幾
分
羞
澀
笑
容
完
全
一
致
。

女
孩
很
有
禮
貌
，
招
呼
我
們
參
觀
恆
常
着
火
燒
水
，

一
年
到
晚
煙
熏
臘
肉
臘
田
鼠
的
火
塘
及
簡
樸
傢
具
佈

置
。讓

客
人
品
嚐
自
家
製
米
酒
是
一
份
尊
敬
，
細
心
用
溫

水
潔
淨
陳
年
呈
裂
痕
飯
碗
，
盛
酒
雙
手
奉
上
…
…
拿
起

相
機
向
她
拍
照
很
沒
禮
貌
，
除
了
拍
照
想
不
出
另
一
款

更
能
表
示
既
欣
賞
又
能
保
留
這
片
眼
前
風
景
的
動
作
。

青
春
小
鳥
飛
去
不
回
來
！
她
，
她
的
生
活
狀
態
，
千

年
古
瑤
寨
往
後
大
勢
所
趨
的
命
運
。
回
頭
，
在
當
今
世

代
，
移
形
換
影
的
動
作
未
免
太
速
太
快
，
拍
照
保
存
也

是
一
份
尊
崇
。

舊
時
去
摩
洛
哥
，
去
以
色
列
，
菲
林
及
沖
曬
非
常
昂
貴
的
年

代
，
每
按
一
下
快
門
需
慎
重
考
慮
，
咔
嚓
一
聲
換
來
一
去
不
返
人

面
衣
服
地
貌
，
不
久
的
將
來
都
會
變
作
旅
遊
主
題
公
園
，
每
次
重

回
舊
地
空
餘
惆
悵
，
好
運
曾
將
舊
時
風
景
拍
下
。

末
了
，
要
求
女
孩
用
二
十
元
交
換
兩
隻
他
們
吃
飯
人
客
喝
酒
的
老

碗
，
半
刻
沉
思
後
，
開
朗
雙
手
傳
來
兩
碗
，
卻
拒
絕
回
報
。
當
然
，

我
明
白
二
十
元
大
概
可
以
換
回
二
十
隻
新
淨
飯
碗
不
止
；
我
只
想
留

下
的
是
那
個
人
那
個
地
方
及
他
們
沉
澱
的
生
活
小
小
歷
史
。

走
出
小
巷
，
想
起
她
說
每
天
走
一
個
半
小
時
下
山
上
課
，
末
了

再
走
一
個
半
多
一
點
小
時
︵
往
上
爬
總
會
較
辛
苦
︶
回
家⋯

⋯

回

頭
，
從
口
袋
掏
出
幾
百
塊
，
雙
手
奉
上
，
跟
她
說
：
買
書
的
，
好

學
生
多
添
幾
本
好
書
好
好
讀
！

當
然
，
她
不
想
接
受
。

勸
說
：
叔
叔
鼓
勵
你
讀
書
，
你
字
寫
得
齊
整
。
爾
後
思
考
：
讀

書
，
城
市
，﹁
文
明﹂
的
前
途
是
否
人
生
最
高
尚
的
出
路
？

連
南
山
鄉
，
南
崗
路
上
碰
到
壯
族
及
瑤
家
嬤
嬤
們
牽
幾
頭
老
老

小
小
黃
牛
，
肩
挑
一
擔
擔
整
齊
柴
枝
在
夕
陽
西
下
回
家
途
中
，
舉

起
相
機
咔
嚓
，
對
老
者
的
敬
意
相
等
這
位
勤
力
持
家
兼
做
功
課
的

乖
巧
少
女
，
他
們
都
活
得
充
實
。

書
讀
得
多
不
一
定
高
尚
，
如
果
分
辨
是
非
明
白
道
理
與
待
人
接

物
的
做
人
基
礎
也
未
得
梳
理
齊
整
。
那
書
，
等
同
白
讀
。

走
在
香
港
的
路
上
、
地
鐵
上
、
公
車
上
、
甚
至
學
校
門
口
，
含
着

香
煙
、
操
着
一
旁
聽
見
也
難
為
情
的
髒
話
、
穿
着
校
服
的
男
女
學

生
，
跟
遠
山
山
鄉
少
女
近
齡
，﹁
文
明﹂
程
度
相
距
未
免
太
遠
。

數
百
元
獎
勵
書
簿
，
很
淺
，
她
齊
整
印
象
與
連
南
遠
山
的
回

憶
，
很
深
。

遙見「文明」
此山
中

鄧達智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頒
獎
禮
上
，

播
映
了
一
些
舊
電
影
片
段
，
雜
錦

式
的
，
包
括
一
九
六
七
年
暴
動
時

的
新
聞
紀
錄
片
。
陳
寶
珠
、
蕭
芳

芳
、
胡
楓
、
梁
醒
波
，
還
有﹁
肥

肥﹂
沈
殿
霞
，
︽
胭
脂
扣
︾
裡
的
張
國

榮
和
梅
艷
芳
…
…
。
我
們
都
在
從
黑
白

到
彩
色
的
光
影
世
界
裡
，
回
憶
起
陪
伴

自
己
成
長
的
港
片
代
表
作
。

研
究
香
港
電
影
的
人
認
為
不
同
的
稱

號
：﹁
粵
語
片﹂
、﹁
港
產
片﹂
、

﹁
香
港
電
影﹂
，
都
指
涉
存
在
着
差
異

的
片
種
，
但
地
方
都
在
一
個
。
在
香
港

成
長
的
人
都
會
用
記
憶
把
這
些
電
影
串

連
，
而
其
中
的
步
伐
是
個
人
的
成
長
，

打
破
了
時
間
的
涇
渭
。
但
奇
異
地
，
這

個
晚
上
在
頒
獎
禮
上
重
溫
電
影
的
片

段
，
內
心
出
現
的
竟
然
是
一
片
非
常
陌
生
的
陌
生

感
；
那
份
感
覺
在
紛
雜
無
章
的
片
段
裡
頭
劃
清
了

界
線
，
截
然
分
了
過
去
與
當
下
。

這
是
一
份
不
太
良
好
的
感
覺
。
片
中
穿
舊
制
服

的
警
察
清
楚
地
屬
於
舊
香
港
；
六
十
年
代
的
港
人

在
辛
勤
工
作
與
學
習
裡
依
然
穿
着
整
齊
，
注
意
儀

容
，
戰
戰
兢
兢
地
生
活
着
。
伴
着
爵
士
樂
的
霓
虹

燈
璀
璨
地
閃
亮
一
片
，
香
港
人
在
沒
有
祖
國
的
國

度
裡
陶
醉
，
放
情
表
達
、
醉
生
夢
死
。
奇
異
地
電

影
裡
的
代
表
人
物
都
好
像
不
顧
一
切
，
激
情
此
起

彼
落
。
到
了
黃
秋
生
的
︽
葉
問
︾
及
吳
君
如
的

︽
金
雞
︾
，
那
份
陌
生
感
才
又
像
鏡
頭
般zoom

近

了
距
離
。

雖
說
藝
術
的
創
作
性
在
於
為
現
實
帶
來
陌
生

感
，
電
影
原
就
是
一
個
陌
生
化
的
過
程
，
但
我
們

跟
香
港
電
影
向
來
是
靠
得
這
麼
接
近
；
如
果
看
本

地
的
影
像
出
現
陌
生
感
，
那
跟
電
影
的
創
作
手
法

無
關
，
而
是
跟
現
實
生
活
裡
的
新
舊
世
界
有
關
。

近
日
看
陳
果
的
︽
那
夜
凌
晨
，
我
坐
上
了
從
旺

角
開
住
大
埔
的
紅van

︾
，
題
材
是
香
港
電
影
十
分

罕
見
的
陌
生
情
景
，
但
感
覺
卻
是
相
識
而
親
切

的
…
…
。

陌生化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教
學
絕
對
是
一
門
新
興
的
產
業
。
內
地
的
服
務
業
將
會
在
一
兩
年

之
內
，
大
幅
度
開
放
。

香
港
的
大
學
名
額
不
足
，
整
個
教
育
制
度
採
取
了﹁
一
試
定
終

身﹂
的
篩
選
模
式
，
結
果
造
就
了
大
量
失
敗
挫
折
的
青
少
年
，
扼
殺

了
香
港
的
未
來
一
代
的
創
意
和
積
極
性
。
解
決
的
辦
法
，
當
然
要
鼓

勵
私
人
辦
學
，
和
公
立
學
校
進
行
競
爭
。
然
而
，
在
香
港
辦
教
育
，
地
價

昂
貴
，
生
活
水
平
也
非
常
高
，
私
人
學
校
的
學
費
貴
族
化
，
根
本
不
能
適

應
中
下
層
的
需
要
。
香
港
主
管
教
育
的
人
，
有
一
個
盲
點
，
就
是
學
校
一

定
要
設
立
在
香
港
境
內
，
絕
對
不
可
以
建
立
在
深
圳
河
以
北
的
地
方
，
自

己
綁
住
了
手
腳
。

有
人
計
算
過
，
如
果
在
深
圳
河
以
北
興
辦
私
立
的
小
學
中
學
和
大
學
，

使
用
國
際
的
或
者
和
香
港
的
課
程
，
就
一
定
成
本
大
大
降
低
。
但
是
教
育

當
局
，
蕭
規
曹
隨
，
不
可
能
有
太
大
的
解
放
。
現
在
，
美
國
和
英
國
的
教

育
機
構
，
紛
紛
和
內
地
的
大
學
進
行
合
作
，
由
美
英
的
學
校
設
計
學
習
課

程
和
考
試
，
其
考
試
成
績
獲
得
美
英
大
學
的
承
認
，
畢
業
生
可
以
直
接
升

讀
美
國
英
國
的
名
牌
大
學
。
有
人
計
算
過
，
國
際
學
校
小
學
到
中
學
的
寄

宿
費
用
，
大
約
是
八
千
元
左
右
，
不
少
教
師
都
是
外
國
聘
請
來
的
教
師
，

學
生
可
以
過
集
體
的
生
活
，
不
再
成
為
菲
傭
帶
大
的
嬌
生
慣
養
的
小
公
主

或
者
小
王
子
，
有
利
於
全
面
發
展
。
如
果
香
港
向
這
些
國
際
學
校
或
者
外

國
大
學
在
中
國
的
分
校
買
位
，
其
成
本
肯
定
大
大
低
於
在
香
港
增
加
大
學

的
學
位
。
因
為
香
港
教
師
工
資
的
成
本
為
英
國
的
三
倍
，
屬
於
勞
斯
萊
斯

級
的
成
本
，
但
香
港
的
師
資
水
平
，
卻
是
有
目
共
睹
。
三
年
之
後
，
中
國

沿
海
省
份
的
國
際
學
校
或
者
外
國
大
學
分
校
，
好
像
雨
後
春
筍
一
樣
出

現
。隨

着
內
地
教
育
事
業
的
進
一
步
開
放
，
香
港
的
青
年
一
代
，
將
會
向
北

看
，
前
往
內
地
升
學
，
這
樣
比
較
將
子
女
送
到
美
國
、
英
國
、
澳
大
利

亞
、
新
西
蘭
留
學
的
成
本
，
便
宜
一
半
以
上
。
近
年
來
，
香
港
的
教
育
事

業
，
取
消
了
中
國
歷
史
必
修
科
，
不
再
背
誦
唐
詩
和
古
代
的
散
文
，
接
着

又
取
消
了
國
民
教
育
。
這
是
莫
名
其
妙
的
事
情
，
也
有
人
說
，
這
正
是
殖
民
教
育
根

深
柢
固
的
表
現
。

當
然
，
有
人
送
子
女
到
外
國
升
大
學
，
最
大
的
目
標
不
是
受
教
育
，
而
是
希
望
子

女
將
來
在
外
國
獲
得
綠
卡
，
移
民
外
國
。
但
是
，
有
一
部
分
學
生
家
長
卻
有
另
外
的

一
個
想
法
，
如
果
子
女
到
了
美
英
留
學
，
接
着
做
了
外
國
移
民
，
就
不
會
回
來
香

港
，
晚
年
就
沒
有
子
女
在
身
旁
了
。
移
民
外
國
問
題
，
其
實
是
一
個
對
中
國
的
前
景

怎
樣
看
的
問
題
，
如
果
相
信
將
來
中
國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
世
界
發
展
最
快
的
地
區
就

在
亞
洲
，
就
一
定
會
把
孩
子
留
在
香
港
。

最
近
這
幾
年
，
在
外
國
留
學
的
香
港
留
學
生
，
百
分
之
六
十
沒
有
辦
法
在
當
地
找

到
工
作
，
最
後
還
是
要
回
到
香
港
。
因
為
最
好
的
發
展
個
人
事
業
的
機
會
，
就
在
香

港
，
就
在
中
國
。

內地吹起了國際學校之風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看，那邊，是櫻花呢！」有人興奮地喊了起
來。
車子繞着山路慢慢往上開，山道兩旁皆是山和
樹。每個轉角都有大片大片的姹紫嫣紅迎面而
來，嫵媚多姿，絢麗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之前在蓮田餐廳吃飯，主人告訴我們陽明山是
台灣的大型自然公園，氣候溫和，一年四季有花
開。梅花、茶花、桃花、水仙花、櫻花、李花、
海芋花、杏花等。春天的賞花期是在2月21日至4
月5日，在這一個半月的花季期間，漫山遍野，百
花盛放，慕名到來陽明山看鮮花爭妍鬥麗的海內
外遊人多達兩百萬。
我們正逢燦爛的花季，導遊指着巴士外頭說，
這裡人稱「草山春色」，是台灣十大美景之一。
原來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滿清統治時代，因盛產硫
磺，官府擔心有人匿藏在樹林間盜竊硫磺，於是
定期放火燒山，結果整座山不是光禿禿，便是只
長五節芒，大家省略了芒草的芒，稱此地「草
山」。1950年，蔣介石為紀念明代學者王陽明，
將「草山」改為陽明山，山上並立有王陽明塑
像。
細雨紛紛的春日，太陽時隱時現，園裡的萬紫
千紅在召喚車上的遊人，一下車但見廣場邊的巨
型「花鐘」。以綠草為底，遍植五彩繽紛的不同
花卉，整點即播放悅耳音樂的花鐘，是陽明山知
名地標之一。
背着花鐘照相，抬頭便看見，不遠處的山坡
上，密密植着櫻花樹，這時一團團粉白，一簇簇
緋紅，兀自綻放和凋零。那喧囂又恬靜的盛開和
墜落，那熱烈無比卻不出一點聲息的強烈衝突，
教我雙手掩着嘴巴，不敢開口，深怕被震撼的心

會從口裡跳出來。
落櫻是雪。這下明白了！
日本俳句喜歡以「花吹雪」或「花雪」來形容

櫻花。倘若說眼見為實，眼前落櫻正如雪花不斷
地飄灑，難怪「天也醉櫻花，雲腳亂蹣跚」，老
天也為層層疊疊在怒放的櫻花陶醉，更何況為花
醉的人，腳步情不自禁朝向櫻花林走去。
喂喂！同來的作家在梯階上喊我，大家先去看

瀑布，不要走散了呀！驚艷的人回魂過來，攀上
梯階跟着大隊往大屯瀑布區走去。
住在熱帶的人是在日本文學中初識櫻花。許多

年來只開在書面上像夢一般的櫻花，安原貞室的
俳句「哎呀連聲讚，花落吉野山」，今天終於實
現在陽明山。
後來看到魯迅寫日本「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

節，望去也像緋紅的輕雲」。緋紅的輕雲這時就
在梯階左邊的樹林裡閃現，葱鬱翠綠的林子，時
不時點綴着一兩棵櫻花樹。雖然在書上認識了櫻
花，卻不深入，名字詩意得讓人手足無措，甚至
怵目驚心的：緋寒櫻、瀑布櫻、彼岸櫻、山重
櫻、綿雲櫻、淡墨櫻，都限於在畫面和文字上，
沒去認真學習和研究，也許，從來不曾想過，有
朝一日竟然真的有機會和櫻花相遇吧。
就像所有的意外一樣，櫻花突然在瞬間迎面過

來。那年受邀到加拿大和當地畫家交流，旅遊巴
士穿過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市區，我們目的地是
北部的布查特花園。玻璃窗外的行道樹，懸滿簇
簇團團的鮮花，在初春的風中絮絮晃蕩飄搖，那
動人的風姿，叫我抑止不住，打斷導遊阿肯對溫
哥華的介紹，插嘴問道：這是什麼花？阿肯看也
不看就回答，櫻花。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華語不夠

標準，說完又加一句日語SAKURA。我沒有回
話，拿起相機，不停地拍攝。那個時候攝影需用
菲林，過後尚要沖洗，才能見到相片的效果。阿
肯不是嘲笑，只是好笑：到了布查特花園，有更
多更美的花。他說得沒錯，只不過，那些花，不
是櫻花。
之前，一心認定看見櫻花的地點，是在東方的

日本，卻在位於西方的加拿大和櫻花首次相會，
從此益發相信緣分這回事。
這趟台灣行，世界華文作家交流會，安排在三

月，非為櫻花來，卻又巧逢櫻花在盛開，這份因
緣際會確實難得。只因邊開邊落的櫻花，怒放的
姿態僅僅數日便開到荼蘼。俗語的「櫻花七
日」，說的正是花期之短暫。櫻花離樹後，要再
看花，就等明年三月再來吧。只不過，重來的時
候，惆悵的是，那花不是這花呀！
阿肯說了SAKURA，車上便有人唱起日文版的

「櫻花歌」。譯為華文的歌詞和曲調一樣充滿悵
惘：「櫻花呀櫻花呀，陽春三月晴空下，一望無
際的櫻花喲，花似雲朵似彩霞，芳香無比美如
畫，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櫻花。」
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櫻花，一再催促聽歌

的人，別再拖延，別再等待。紅色、白色的櫻花
在空中緩緩飄蕩，翩翩起舞，一個轉眼，似錦的
繁花萎頓在地上，鋪開一條紅白的花地毯。
樹林裡的瀑布是美的，若有似無的小雨飄灑

着，遊人不多，靜謐得可以聽到瀑布的嘩嘩聲，
水邊的空氣極其清新，大家都捨不得離開，然而
心裡牽掛着山坡上那些璨璨發亮的櫻花，拍過幾
張照片便循着原路下山，半路在亭子間休息時，
遇到很小很小的蜥蜴爬在竹子欄杆上，有人說不
是蜥蜴，是變色龍。它卻沒有變色給我們看，聽
到人聲說話也不吃驚，似乎小得還不懂害怕。一
路下梯階，時雨時晴間，竟有蝴蝶在花叢中飛
舞，聽說陽明山有蝴蝶130種，其中有些是獨有

的。白色有黃花點的蝴蝶，很像我平時在自家花
園晨運時遇到的那種，應該就是很一般的牠們
了，從來不相信自己運氣有那樣好。
遇到櫻花季，已經是最好的運氣，「在櫻花樹

下，沒有陌路人」，都是愛花才來此相聚。櫻花
樹下的人，不停不停地按相機，芳華如此易逝，
人們在替櫻花焦急呀。
日文有「花見」二字，意思是在櫻花樹下舉行

露天的賞花大會。每到春天，日本人不忘安排
「花見」儀式，提醒人們「當下即是真」，珍惜
眼前花，也珍惜眼前人。步履緩慢地穿過繁華輝
煌的櫻花樹，所有的良辰美景，永遠都稍縱即
逝，流連忘返的人們，唯有不斷地回頭。
人們替櫻花感歎，粉白緋紅的花兒，卻悠然自

若地開着，落着。
空氣中飄浮着一股濃郁的花香味，一切如夢似

幻，那如雨的花瓣，還在墜落，落在身上，眷戀
着，捨不得掃落，拎在手上思量，帶不帶走呢？
終於放下。
雖然倉皇匆忙，總算沒有錯過這一場櫻花的開

落，這就已經足夠。
等到全部的人上車，導遊把下一個節目告訴大

家：北海岸的風光在期待旅人的到來。從陽明山
經過金山再到石門，接着到淡水晚餐。
車子往下山的路開去，有人在車上喊着：

「看，那邊也有，也是櫻花呢！」

花見陽明山

百
家
廊

朵

拉

這
兩
個
月
來
，
我
看
了
兩
個
版
本
的

︽
茱
莉
小
姐
︾
舞
台
演
出
，
兩
個
劇
的
演

出
風
格
截
然
不
同
。
︽
茱
︾
劇
是
著
名
劇

作
家
史
特
林
堡
於
一
八
八
八
年
寫
成
的
經

典
名
劇
。
在
這
個
獨
幕
劇
中
，
茱
莉
小
姐

在
一
個
慶
祝
仲
夏
夜
來
臨
的
晚
上
，
經
歷
了
與

僕
人Jean

跳
舞
、
調
情
、
發
生
關
係
，
到
欲
與

他
私
奔
卻
彼
此
發
現
原
來
女
的
無
錢
，
男
的
無

情
的
真
面
目
，
再
到
步
上
自
殺
之
路
。
二
人
在

權
力
、
情
慾
、
階
級
之
上
的
鬥
爭
就
在
這
短
短

數
小
時
內
經
歷
，
舞
台
上
的
演
出
時
間
亦
只
有

一
個
半
小
時
之
短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的
版
本
與
原
著
的
大
致
相

同
，
故
事
發
生
的
背
景
是
瑞
典
一
個
莊
園
的
廚

房
。
男
女
主
角
穿
着
的
都
是
十
九
世
紀
的
歐
洲

高
雅
服
飾
，
二
人
之
間
的
矛
盾
來
自
性
別
、
權

力
、
階
級
之
爭
和
情
慾
。
佈
景
師
將
廚
房
設
計

成
一
個
在
舞
台
中
央
凹
陷
下
去
的
正
方
形
，
象

徵
茱
莉
小
姐
的
伯
爵
父
親
的
大
衣
和
皮
靴
則
放

在
圍
着
正
方
形
的
高
邊
，
彷
彿
在
俯
視
監
控
着

被
困
在
空
間
中
的
二
人
的
一
舉
一
動
。

這
是
一
個
由
學
生
演
出
的
製
作
。
學
生
演
出

經
驗
淺
，
要
駕
馭
這
樣
複
雜
的
角
色
並
不
容
易
，
但
我
相

信
他
們
很
珍
惜
這
個
演
出
。
另
一
個
版
本
則
來
自
南
非
的

專
業
劇
場
工
作
者
，
是
香
港
藝
術
節
今
屆
的
演
出
項
目
之

一
。
導
演
在
男
女
主
角
多
種
矛
盾
之
上
再
加
上
另
一
大
議

題
：
種
族
。
劇
情
簡
介
最
能
點
出
全
劇
最
大
的
特
色
：

﹁
在
慶
祝
南
非
廢
除
種
族
隔
離
制
度
之
後
的
自
由
日
，
一

個
高
尚
的
白
人
家
庭
裏
，
女
兒
茱
莉
小
姐
和
其
黑
人
僕
役

約
翰
發
生
了
一
段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的
孽
戀
。
一
段
超
越
階

級
、
種
族
、
膚
色
的
純
真
愛
情
，
最
後
還
是
敵
不
過
摧
毀

人
心
的
政
治
宿
命
…
…
將
故
事
放
在
南
非
這
個
因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遺
留
很
多
問
題
的
地
土
，
主
僕
在
熱
騰
騰
的
南

非
、
高
溫
的
廚
房
、
燙
熱
的
政
治
不
安
環
境
下
，
悲
哀
及

絕
望
的
氣
氛
瀰
漫
…
…﹂

此
劇
將
十
九
世
紀
末
變
成
二
十
世
紀
末
、
瑞
典
變
成
南

非
、
仲
夏
夜
變
成
慶
祝
南
非
廢
除
種
族
隔
離
制
度
之
後
的

自
由
日
、
茱
莉
小
姐
身
上
的
高
貴
晚
裝
變
成
今
天
街
上
隨

處
可
見
的
少
女
便
服
、
男
僕
由
白
人
變
成
黑
人
、Jean

的

白
人
廚
娘
未
婚
妻
變
成
死
守
國
土
的
黑
人
母
親
，
還
加
上

象
徵
黑
人
祖
先
的
靈
魂
一
直
在
故
土
上
盤
繞
的
一
名
老
黑

女
人
在
嘆
詠
着
黑
人
之
歌
…
…
整
齣
劇
因
而
被
賦
予
更
多

一
層
的
意
義
，
將
南
非
獨
有
的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下
引
起
的

悲
劇
藉
着
一
個
寫
於
百
多
年
前
的
歐
洲
劇
本
展
現
在
世
界

多
個
城
市
的
舞
台
之
上
。
導
演
為
舊
劇
本
注
入
新
的
元

素
、
活
力
和
意
義
之
同
時
，
亦
將
兩
個
相
隔
百
多
年
的
時

空
互
相
呼
應
。

兩齣《茱莉小姐》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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